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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城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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晗璋和李昊在这座楼里呆
得够久，其他人都下班离开
了。晗璋不停说话，说她支离
破碎的情感故事，整个讲述过
程也显得支离破碎。她沉浸在
自己的讲述里，李昊想理清头
绪，结果是治丝益棼。

李昊隐约听出，晗璋二十
岁的时候恋慕过一个男孩。她
把那个男孩描绘成天外飞仙式
的存在，但在李昊想来，那样一
所灰扑扑的二本院校，能有什
么出色的男生？他这样想不是
蔑视二本院校，而是他的自尊
心在作怪。

即使晗璋讲得稀里糊涂，
李昊也能听出，那个男孩根本
就没把晗璋当回事。他是大学
校园里的风流浪子，长得帅，热
爱运动，懂一点世故，更懂得及
时行乐，在人生观尚未成型时，
被一群女孩的爱慕娇惯坏了的
男生。

李昊早就知道这些把戏，
他感觉自己在一切把戏之外。
他还对感情有纯正的想法，他
以为。

晗璋的唠唠叨叨经常让他
走神，他不相信一个被本能和
感官驱使的姑娘的爱情能有多
深切，但他有点喜欢晗璋讲述
的神态。他就这样看看她的头
发，眼睛。不是多精致迷人，但
四周与他接近的人中，原也没
有耐看的。他记起《源氏物语》
里一段描写，公子不满意跟他
亲近的女子的长相，又要释放
他的一腔柔情，于是公子想，这
位姑娘的头发真好看。

辛苦去找对方好看的地
方，是一件残忍的事。

刚刚降临的冬夜，在这安
静无人的公寓里，晗璋的讲述
让她的形象柔和起来，那种焦
灼、无助、绝望，或者毫无来由
的欣喜、自得、膨胀，李昊太熟
悉了。他经历过很多这种情绪
的变化，李昊以为他在为晗璋
的故事共情，其实他加速的心
跳，被打动的眼神，首先是对自
己经验的复习。

二十岁以前，他被感情牵
着走，他以为那是纯真、热情，
而看不出其中的偏执、愚蠢。
现在，他常常站在情感之外，带
着恶毒的微笑，察看自己的悸
动。某一瞬间他突然有点不能
自持，很快他就抽离出来，在一
旁看着自己。人常常这样灵魂
出窍，活得很清醒，未免也有点
无趣。是清醒的无趣好，还是
糊涂的欢喜好，他想了很久，还
是不能明白。

冬天下午五点半，值夜人
马上要来清理每间房子，我们
要在他到来前离开，免得传出
闲话，李昊想。他终于找到一
个机会打断晗璋的叙述，说，我
们要回去了。

晗璋这次没有怪罪他，也

没有生气。房间里原来有讲述
的声响，突然停止下来，耳朵空
澌澌的发疼。这个宽阔的院
落，白天喧嚣的人散去之后，哪
怕处在巨大的闹市里，也显得
一派寂寥。

两人无话，从楼梯上走下
来。晗璋在前面，李昊在后
面。楼道的灯都关闭了，室外
的路灯漏过来一点亮光，李昊
借着这点亮光，能看清晗璋漆
黑、蓬松的头发。这头发很好
看。这样想时，李昊又回忆起
源氏公子的那句话，顿时索然。

二
晗璋走到一楼的门边，门

是从里面锁上的。里面没有开
灯，她只能摸索着去寻找弹子
锁的旋钮。

李昊按照惯性走路，没有考
虑到前面的人突然停住。从楼
梯上下来的惯性，使得他的整个
身体往前倾，楼道很窄，这是个
角门，空间十分有限，两个人一
直保持适当距离的身体，在疲倦
的讲述之后，不期然地靠拢。

冬季的衣服很厚，这种靠
近，与碰到一个硬纸箱没有太
大区别。这样说有点刻薄，衣
服总是柔软的，衣服下的身体
一定比纸箱丰富。李昊这样回
忆自己的感觉，是在隐瞒什么
吗？

李昊不喜欢自己的身体，
他不健美，也不优雅，很多时
候，对身体的注意让他失望。
他能听任晗璋在自己面前絮絮
叨叨，并非对晗璋的身体发生
兴趣，晗璋的哪一点让他产生
好感？是她的头发？又来了。
算了，不去想这个问题。或者，
他只是对晗璋说的十年前的事
情感兴趣，他对一切曾经青春
勃发的痴情感兴趣?

李昊没有想到，晗璋会突
然转过身来，两个人在暗夜里
面对面站着，这么近，李昊有点
尴尬，那一瞬间，他不能明确，
晗璋是想靠在他身上吗？他心
里生出一点温存。正在犹豫要
不要承托住对方，晗璋将身子
又转过去，重新去寻找那只龟
缩在黑暗中的弹子锁。晗璋的
动作很连贯，开始低头找门锁，
没找到，转过身来向李昊求助，
李昊呆呆的毫无反应，她只能
转过身子，自己继续寻找。

也许不是这样呢？
晗璋在出门的那一瞬间，

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里照射进
来，刚才李昊就贴在她身后，两
人从未如此靠近，冬天的棉衣
让人无法感觉对方的身体，但
这不是地铁里的贴近，是暗室
之中仅仅两人世界的瞬间靠
拢。晗璋的心此刻突然软下
来，她开始是背部隔着重重衣
服感觉到李昊的前胸，转过身
来，正面对着李昊，是想确认刚
才无意间碰在一起的身体？两
人相向，才是真的靠近。

院
子
里
如
此
亮
堂

冯
渊

当然，这都是李昊的想法。
这时，门突然开了。晗璋

摸到了弹簧锁，拧开了。门开
了，月光泼洒进来，原来外面
如此亮堂。

两天之后，晗璋说，我当
时就是在找那个门锁。我希
望自己找不到，但不知怎么，
我误碰误开了。

李昊听了，有点后悔，凭
空生出一些遗憾来。

如果没有触碰那只锁会
怎样，多停留一段时间，两人
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吗？

还 是 什 么 都 不 要 发 生
好。李昊心里一片空茫，他荒
芜的心田，不想装下什么。你
看那深秋的山野，土地龟裂，
青草枯黄，这时一只菜粉蝶飞
来，它能带来春意吗，不会，菜
粉蝶最后会枯死在这片山野
里。李昊习惯了荒凉。他连
一只菜粉蝶也承托不了。

李昊无端想到鲁迅的《过
客》，那个潦倒的“客”对姑娘
递过来让他裹脚的布片，“客”
先接过来，感谢这“极少有的
好意”，终于还是退还给了姑
娘，他接受不了太多的好意，
因为他没法回馈。

三
走出小楼，才知道院子里

如此亮堂。冬夜的雾是蓬松
的，月光膨胀开来，高楼下这
个安静的院落洒满了明晃晃
的月辉。

院子一角有几株蜡梅，梅
花盛开，香气浓郁，让人误以
为是月光的味道，寒冷，清
澈。我宁可彻夜站在这里，也
不想呆在幽暗的房间里，听那
些粘稠的话语。李昊想。

这么好的雾，轻柔，飘荡，
布满了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月光与雾在捉迷藏？不对，它
们坦然相拥，不离不弃。

人和人能像月光与雾一
样就好了。墙上、树梢，地上
的一块砖头，甚至梅花的一片
花瓣，哪里都是雾和月光巧妙
的弥合。它们消融在一起，一
定很欢喜很快乐。

李昊对遇到合适的人不
抱任何希望，晗璋肯定不是他
理想的说话对象，也不是他能
安放情感的女子。他百无聊
赖时，才去听晗璋的絮叨。是
这样吗？这样说对晗璋不太
公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李
昊不能拒绝晗璋的倾诉呢？

晗璋对李昊倾诉的并非
爱慕之情，她无处诉说，才找
到李昊软弱的耳朵。或者，晗
璋通过这种倾诉唤起李昊的
妒忌心？

李昊对这些遥远的儿女
私情并无兴趣。他只是出于
礼貌，才在下班之后，人去楼
空时，听晗璋梦魇一般的絮
语。可能是晗璋毕竟还年轻
的身体，让李昊有一点怜惜。

这个渺远的世上，热闹的同
事间，很少有人去关注另一
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情绪。晗
璋说到小时候父亲无端的怒
火，她缩在街角被做过军人
的父亲劈头盖脸打骂的场
景。也说到她的丈夫和孩
子，语调清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李昊想。本来是人海里的两
滴水，毫无关联，但是，她说
了，他听了，两滴水就在靠
近。而靠近，是危险的。

在荒野里看到一只流浪
猫，你还来不及想什么，它就
钻到灌木丛里了；你也就无动
于衷。但是，一只猫掉到楼梯
的夹缝里出不来，听到了它的
哀鸣，想及它的危难，你就不
免心动。

李昊能给晗璋什么温暖
和帮助吗？不能。李昊不想
陷入任何泥淖。片叶不沾身，
是他的处事习惯。

李昊说不出有力的安慰
的话语，更不会有任何安慰的
行为。他被晗璋一肚子不痛
快搞得也不愉快起来，现在，
终于能呼吸到寒夜里月光和
梅花的味道，李昊终于露出一
点微笑。

人真软弱。晗璋想得到
一份持久稳定的情感，伸出藤
蔓、触须，去打探新的世界。
李昊是一块水泥墙，那些触须
攀援过来，短时间内也能绽放
枝叶，墙上的水泥年久失修，
一场暴风雨，很快剥落，连同
藤蔓，垮塌了。

你 赶 紧 回 家 吧 。 李 昊
说。晗璋本来还保留一点从
狭窄楼梯间走出来时残存的
温柔，李昊这样一说，她似乎
醒过来了，走往地铁站的路
上，头也没回。

这种不咸不淡的相处让
李昊很沮丧。他看到晗璋走
远，索性坐在院子里一棵紫藤
下面。雾更让人舒适、恬静。

雾是从地面漫上来的，还
是从半空中降下来的呢？月
光肯定是从高空落下来的。
它们是怎么相遇的？是月光
先碰到雾的头发丝，还是雾先
碰到月光的睫毛？

李昊真想仰头躺下去，躺
在这夜雾弥散、月华如练的院
落里，他斜靠在一根刷着木纹
漆的不锈钢廊柱上，一样能看
到对面无人摘的石榴还挂在
枝头，黑乎乎的皱缩着，如老
人的脸。

李昊搓了搓自己的脸，目
前皱纹还没那么复杂深刻。但
是，要不了多久，也会跟枝头的
石榴一样。不管了，此刻，月光
和雾正好，那就躺一会。

李昊睡在白天无数脚步
踩踏的路中间，冬夜的雾，瞬
间淹没了他，月光在他身体之
上，也徘徊不忍离去。


